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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巨慧
本报通讯员 陈业冰

抗日战争年代，莱芜茶业区船厂村有这样
一位母亲，她给刚满四个月的女儿断了奶，去
喂养一位八路军的儿子，而且一养就是两年
多。在艰难的抗战岁月中，谱写了一曲母爱赞
歌。这位伟大母亲就是红嫂刘福英，这个孩子
就是“菩萨司令”廖荣标的大儿子廖鲁新。

再苦再难也要养好八路后代
1942年10月17日，日军向泰山区进行拉网合

围扫荡，泰山军分区政委汪洋和教导队二百多
名指战员在莱芜茶业区吉山村被五千多日军包
围，经过一场血战，给敌人重大杀伤，汪洋及
教导队成员加上警卫连指战员共263人壮烈牺
牲。

此时，廖容标司令员正带着军分区主力战
斗在淄博的淄河流域，听到汪洋等同志牺牲的
消息，万分悲痛，连夜率三营九连赶往莱芜，
途中在淄博瓦泉和杨峪之间与日军遭遇并被敌
包围。廖荣标沉着冷静，指挥部队迅速占领北
面的山头，坚持等到天黑，从敌人包围圈的缝
隙里突围而去。天明赶到茶业根据地，同参谋
长刘国柱和茶业当地的党政干部、群众一起，
安葬了吉山战斗牺牲的烈士。

为了巩固泰莱根据地抗战成果，根据省委
指示，廖容标率山东军区第四支队部分主力战
斗在泰莱北部山区，1942年底至1943年底，主要
活动在莱北的茶业、雪野、鹿野、大王庄以及
与其交界的章丘三台、垛庄、埠村一带。

1942年12月，廖荣标的夫人汪瑜在章丘垛
庄生下长子廖鲁新，为了不耽误行军打仗，夫
妻二人商议将孩子交给地方党组织安排老乡抚
养。垛庄党组织考虑在当地抚养目标太大，容
易让人猜到，于是与雪野区党组织取得联系，
将孩子安顿在莱北山区的乡村。时任雪野区东
栾宫村党支部书记刘福禄同志接受了这项任
务。起初，刘福禄打算安排在本村合适的人家
抚养孩子，一想还是不安全，这才想起家住船
厂村的妹妹刘福英。刘福英生下三女儿不到四
个月，正是哺乳期。船厂村离东栾宫村不过十
几里，但那里山高林密，交通不便，又加上八
路军的一个兵工厂隐藏在那里，群众基础好。

刘福禄马上来到妹妹刘福英家，向妹妹及
妹夫陈业成说明来意。陈业成、刘福英夫妇表
示同意，刘福英说：“八路军打鬼子从来不寻
思自己的死活，他们在前方流血拼命，俺们为
他们抚养孩子是天经地义的事。”刘福禄说：
“妹子，你现在带着三个孩子，三妮还不足四
个月，这世道本来就没法生活，再给你添个刚
出生的孩子，这确实有些难为你们了。上级组
织把这么光荣的任务交给我，是对我的信任，
我只能尽全力，不能出一点差错。想来想去，
还是交给你们我才放心，只是当哥的太狠心
了。”刘福英说：“二哥，你就放心吧，俺和
孩他爹不是不懂事理的人，为了八路军打鬼
子，为了你这风里来雨里去的二哥，俺们再苦
再难也要养好八路的娃，要不也对不住天地良
心。”

连夜赶山路抱娃回家
当天下午，陈业成跟着二舅哥刘福禄来到

章丘垛庄的一个小山村里，当地一位姓赵的党
组织负责人带领他们在一个用石头垒砌的破旧
民房里，见到了刚出生三天的小鲁新和他的父
母。当时二人都不知道这就是令日伪军闻风丧
胆的廖司令。刘福禄简要介绍了情况，并说明
了党组织安排孩子的想法和做法，廖荣标表示
同意。

汪瑜给孩子喂完最后一次奶，依依不舍地
交到刘福禄手里说:“孩子就托付给你们了，兵
荒马乱的，不仅让你们受苦受累，还得担风
险，我先谢谢了。”说着翻身下炕，扑通跪在
地上磕了一个头。陈业成连忙上前扶起来说：

“妹子，大月子里可不是闹着玩的，快上炕歇
着吧。”廖荣标说：“情况紧急，部队要马上
转移，我就不留二位吃饭了，一切拜托了。”
临走，陈业成想起了一件事问：“这孩子起名
了吗？”廖司令说：“我想好了，就叫他鲁新
吧，我虽然不是山东人，但在山东打仗已有五
年了，从黑铁山起义到泰莱山区，朴实勇敢的
山东老乡供养着我们，为八路军付出了一切。
孩子又是在这里出生，鲁新，盼望山东父老早
一天过上新的生活。”

廖容标、汪瑜共养育了四个儿女：大儿子
鲁新、二儿子鲁民、大女儿鲁春、小女儿鲁
平，可见他们夫妇对山东人民的感情有多么深
厚。

夜幕降临，刘福禄、陈业成二人抱着用棉
被包裹着的小鲁新上路了，从垛庄南行翻过与
莱芜交界的老虎岭，东行进入鹿野地界。天黑
路陡，坑洼不平，荆棘遍布。二人轮流将小鲁
新揣在怀里，摸索前行，绕过上游村鬼子的据
点，好不容易到了东栾宫村西。陈业成从刘福
禄手里接过孩子说：“二哥，剩下的路不多
了，又常来常往熟悉得很，你就回家吧，免得
二嫂牵挂。”刘福禄说：“夜里难行，你一个
人我哪放心，再说，我不把你们安全送到家，
回去如何向组织交待？”陈业成只好同意，二
人深一脚浅一脚用了近两个小时才走完了十几
里的山路。

终于到家了，刘福英一直等着没有睡，见
到他们安全回来，悬着的心落了下来，忙从二
哥怀里接过孩子，借着昏暗的豆油灯光，看清
了小鲁新曲绉干巴的脸。唉，一个又黑又瘦的
小家伙，心中一阵酸楚，她默默地擦去眼角的
泪水，赶忙给孩子喂奶。小家伙也是饿极了，
一顿吮吸。刘福禄看到这一幕也就放心了，他
谢绝了妹妹妹夫的挽留连夜回了家。这时饥肠
辘辘的陈业成才想起二舅哥和自己一样一天一
夜没吃东西了。

刘福英一家五口人，生活非常拮据。陈业
成为一家人填饱肚子四处奔走，想尽了办法，
现在又添了小鲁新，更是难上加难。刘福英的
奶水喂小三妮本来就不够，现在同时喂两个孩
子根本不可能，于是二人商量把小三妮的奶水
断掉，只喂小鲁新一个。小三妮刚刚四个月
大，刘福英就喂她喝起了小米粥。

第二天，刘福禄送来了半布袋小米，有二
十来斤，还送来了两块银元，说是组织上筹办
的。刘福英二人留下了小米，这可是救命的粮
啊，孩子们正是需要的时候，两块银元说什么
也没要，二人知道这钱来的有多么不容易，组
织上更需要钱。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熬过来了。到了夏
天，山上的野菜多起来，榆树叶、青杨树叶都

能充饥。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陈业成把能吃
的野菜和树叶晒干后储存起来，以备冬春掺着
有限的那点粮食吃。

紧张战事中的两次探望
农历七月的一天晚上，天气闷热，陈业成

夫妇安顿好孩子刚准备睡觉，忽然听到篱笆门
“吱嘎吱嘎”响，紧接着又听见“砰砰砰”急
促的敲门声，二人吓得缩成一团。陈业成壮着
胆子，悄悄地摸下炕，从门后抄起平时准备好
的镢柄，这时却听见敲门人低声说：“妹子，
是我。”陈业成赶忙把门打开，只见一男一女
跟着刘福禄进了门。那男的像个教书先生，三
十多岁，女的文静标致，二十五六岁的样子，
陈业成马上认了出来，向妻子说：“快，这就
是鲁新的父母，是咱队伍上的领导。”还没等
刘福英反应过来，汪瑜早就上前攥住了她的
手：“嫂子，让您受累了……”廖荣标也拉着
陈业成的手说：“大哥，你和大嫂辛苦了，正
好部队转移路过附近，我俩就抽空过来看
看。”刘福英赶忙把熟睡的小鲁新抱起来递到
汪瑜怀里，汪瑜看到又白又胖的小家伙，与几
个月前判若两人，眼泪禁不住流下来，哽咽着
说：“嫂子，你能把鲁新养得这么好，我这当
娘的就放心了，真是难为你和大哥了……”

廖荣标夫妇这次看望只待了十几分钟，因
为要追赶部队，来去匆匆。临走，偷偷地把三
块银元放在了炕沿上。

时光如梭，转眼又是大半年过去了。春天
又要来临了，村民们不断听到从前方传来的消
息：“廖司令又打胜仗了，前几天端掉了上游
鬼子的老窝。”“雪野村的大汉奸张洪春被除
掉了！”……伴随着胜利的消息，小鲁新也长
得很快，小脚一踮一踮地围着刘福英转，一声
一声的“娘”叫得刘福英心里乐滋滋的。三个
姐姐陪着他，宠着他，小鲁新很开心。大姐已
经六岁，能帮着大人干好多家务活了，但更重
要的任务还是照看好三个小家伙。小三妮早早
断了奶，面黄肌瘦，眼睛瞪得老大，可无论玩
什么，吃什么她都让着小鲁新，俨然一副姐姐
的派头。一家人虽然日子过得紧巴，但也其乐
融融。

一年多来，村里有些好管闲事的妇女老是
打听小鲁新是哪里来的，刘福英总是淡定地
说：“是我娘家二哥的孙子，我侄媳妇生完孩
子就死了。”其实，她娘家侄子正跟着廖荣标
的队伍打鬼子呢。

廖荣标第二次探望就在这一年的春天。
1944年4月的一天晚上，一家六口人刚吃过饭，
就听见院子里来了人，出门一看，正是鲁新的
爹娘。看见陌生人，小鲁新悄悄地拉着三姐的

手躲在了刘福英的身后，汪瑜走向前抱起了小
鲁新掂了掂说：“小家伙长得真快，能跑能颠
了。”刘福英忙着去给二人做饭，陈业成陪着
廖荣标说话，汪瑜向四个孩子问这问那，从口
袋里掏出一把糖果分给他们姐弟四个说：“这
是小鬼子给咱们送来的，可甜着呢。”四个孩
子吃了糖果和汪瑜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渐渐
地把她当成了自家人。廖荣标夫妇吃过饭，又
和一家人拉了会儿家常。廖荣标说：“部队又
要转移，临走过来看看，你们拉扯四个孩子不
容易啊，我们俩又帮不上什么忙，只好让你们
受累了。”说完两人起身走了。

过了不几天，鬼子打听到船厂村有一个地
下兵工厂，便纠集了二百多日伪军前来扫荡。
幸好船厂村山高林密，道路难行，鬼子还未
到，消息早就到了，兵工厂的八路军和村里的
民兵一起将还没有运出去的弹药埋藏起来，组
织乡亲们躲进罗家顶山脉的深沟里。刘福英夫
妇带着四个孩子藏进了村西北石沟峪的堰屋
里，山口有民兵放哨，等了大半天，民兵说鬼
子折腾完走了，便陆续回了村。大伙回村一
看，兵工厂已经化为灰烬，附近的民房也烧了
几十间，幸亏陈业成家住在村东头，总算没毁
掉一家人的栖身之地。

一天，陈业成去南栾宫村赶集，买了些小
米和豆子回来。一进门刘福英就觉得不对劲，
陈业成两眼红肿，无精打采，再三追问下，不
得不把二哥刘福禄牺牲的消息告诉了她。原
来，在小鲁新爹娘来的前一天，鬼子突然对雪
野、上游、栾宫一带进行扫荡。身在齐长城锦
阳关一带跟随游击队活动的刘福禄得知消息
后，急忙回本村报信，可还是晚了一步，日伪
军已经过了村西头。情急之下，刘福禄举枪向
敌人射击，随即调头向北山跑去，敌人一窝蜂
追了上来。当跑到山顶的峭壁崖前，已无路可
行，刘福禄腿部中弹，敌人蜂拥而至，刘福禄
便将随身携带的防身手榴弹拉响和敌人同归于
尽。枪声和爆炸声惊醒了村民，他们纷纷跑到
山上躲起来，刘福禄用生命保护了乡亲们的安
全。刘福英听完丈夫的叙述没有哭出声来，淡
淡地说：“怪不得鲁新爹娘来时二哥没来呢，
那时我就觉得不对头……”残酷的现实让刘福
英坚强起来，守着眼前的四个孩子，她只能把
泪水往肚子里咽。

不是亲娘胜似亲娘
又一个春天来了，小鲁新已经两周岁了。

他天天跟在姐姐的屁股后面连蹦带跳，七岁的
大姐必须时刻盯着这个不安分的小家伙。

一天，姐弟四人在院子里玩捉迷藏，突然
院外来了一队人，都骑着高头大马。刘福英夫
妇出来一看，都是八路军装扮，其中牵着大白
马第一个进院的正是廖荣标，紧跟在后面的是
牵着小红马的汪瑜。廖荣标说：“大哥大嫂你
们好哇。”“好、好，穿着军装差点认不出来
了呢。”刘福英上前攥住汪瑜的手：“妹子，
你穿着军装真精神呢！”二人将马匹拴在院中
的枣树上，跟随的七八个战士把马拴在院外的
几棵老榆村上。几个孩子从屋里搬出几个小木
凳让客人们坐下，刘福英忙活着拿碗倒水。汪
瑜拉过刘福英坐在长石条凳上：“嫂子，这次
来又给你出难题了，部队要进行大转移，也不
知什么时候回来，我是想把鲁新带上，也好减
轻您的负担呐。”刘福英一听眼圈红了：“带
上就带上吧，我明白你们也想孩子，要不是兵
荒马乱的，谁愿意把孩子托付给别人呢。”

说着她把小鲁新抱过来推到汪瑜的怀里，
小鲁新不明白娘为什么要这样做，挣脱汪瑜的
手又钻进刘福英的怀里。“鲁新，这才是你的
亲娘，他们来接你了，你……你就跟他们走
吧。”刘福英的泪水簌簌地落下来，把鲁新再
一次推给汪瑜。鲁新大哭大闹起来：“娘！你
不要我了，你要姐姐不要我了，姐姐听话鲁新
不听话，鲁新往后听娘话……”刘福英哽咽着
说：“鲁新，不是娘狠心不要你，这真是你亲
娘啊，你早晚是要走的哇……”鲁新急了，两

只小手去抓汪瑜的脸：“你不是俺娘，你快
走！”陈业成对廖荣标说：“事已至此，你们
赶紧抱着鲁新走吧，时间长了孩子会明白一切
的。”廖司令点点头，伸手接过连哭带闹的鲁
新，令警卫员把白马牵出院外。他紧紧抱着鲁
新朝刘福英夫妇一鞠躬：“大哥大嫂，大恩不
言谢，我们会永远记着你们的，后会有期。”
说完骑上白马转身而去。听着小鲁新撕心裂肺
的哭喊，刘福英再也站立不住，汪瑜赶忙上前
扶住她哭着说：“你对我们的恩情比海深，等
解放了，我会让鲁新回来看您的。”

望着远去的身影和渐渐消失的哭喊声，刘
福英呆呆地坐在院外的老榆树下，老半天没有
动静，周围的一切凝固了，凝固得让人心慌，
让人窒息。

三天后的傍晚，来了一位年轻人，刘福英
好半天才认出是娘家侄子刘忠。刘忠说是组织
上派他来的：“小鲁新现在寄养在雪野区吕祖
泉村一户姓马的人家，天天哭着找娘。马家没
办法，找组织上反映情况。组织上商议请您去
马家待一段时间，让鲁新适应一段就好了。”
刘福英感到很吃惊：“不是让他爹娘带走了
吗？”刘忠说：“给鲁新换地方寄养是组织上
的决定，孩子在一个地方时间久了没有不透风
的墙。再说组织上也考虑到您家太困难了。鲁
新爹娘恐怕您伤心，才谎称自己带走了。”听
说鲁新哭着叫娘，刘福英揪心般得疼：“既然
这样，把鲁新再抱回来吧，俺还养得起他！”
刘忠说：“这恐怕不行，组织上还是考虑孩子
的安全问题，这方面的教训太多了。”刘福英
不再多想，安排好丈夫和孩子，当晚跟刘忠去
了吕祖泉。

船厂村到吕祖泉虽然不足30里地，但要穿
过两条大山沟，翻过一座大山。二人摸摸索
索，连滚带爬，直到子时才赶到吕祖泉。刘忠
把姑姑领到马家算是完成了任务，他连夜返回
部队复命。

此时小鲁新已经睡着了，几天不见，小家
伙明显瘦了许多，腮上清晰地留着两道泪
痕……刘福英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她轻轻地
把鲁新抱起揣在怀里坐在炕沿上，一坐就是一
个多时辰。

鲁新的新养母名叫朱尔美，是个忠厚善
良、朴实能干的庄户妇女，二十多岁，头胎是
个女儿，生下不足俩月就夭折了。她对鲁新视
如己出，可鲁新刚来几天又怎能认她这个新面
孔的娘？

朱尔美用榆树皮磨的面掺着部分橡籽面为
刘福英擀了一碗面条：“嫂子，赶了半夜的
路，凑合着吃点吧，家里只有这些了。”

天临明的时候，鲁新被尿憋醒了，他突然
发现娘紧紧地搂着他，便大哭起来：“娘！
娘！你为啥把我送给人家？你为啥不要我？
娘——— ”

“孩子，去接走你的才是你的亲爹亲娘，
是咱八路军部队上的人，他们要打鬼子保护咱
老百姓，不能带着你去打仗。你还小，等你长
大了一切会明白的……”

可小鲁新咋能理解这么复杂的事，他只要
娘，有娘在他身旁他就高兴而安静。

刘福英在吕祖泉一待就是一个多月。这可
苦了在家的陈业成，既要照看好三个孩子，给
她们做饭，也不能耽误农活，那可是“一年之
计在于春”呀。幸亏大妮照看着两个妹妹。

■ 沂蒙颂

她一家五口生活非常拮据，现在又添了廖荣标司令的长子小鲁新，更是难上加难。她的奶水喂小三妮本来就不够，

现在同时喂两个孩子根本不可能，于是夫妻二人商量把小三妮的奶水断掉，只喂小鲁新一个。

刘福英：断幼女奶养八路娃

□ 陈巨慧 陈业冰

刘福英天天盼着打完仗。全国解放了，她
天天对丈夫和孩子们唠叨：“不知鲁新他们怎
么样了。”她盼望着有一天能见到鲁新，更担
心他们的安危，就这么一天天期盼着，担心
着，焦虑着，等待着……这一等就是18年。

18年过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刘福英家里
也发生着变化，大妮、二妮、三妮先后出嫁
了，四妮18岁了，唯一的儿子传龙16岁了，最
小的五妮也13岁了。家里的四间破草房换了房
顶，尽管还是草披的，可下雨不再漏水。岁月
的沧桑、家庭的重负，使年过五十的刘福英老
得很快，原先高挑淑俊的身材略显出弯曲，脸
上越来越多的皱纹记录着生活的艰辛，一家人
在春来暑往秋去冬来的交替中平淡地生活着。

1964年初夏的一天，村支书领着两男一女
来到刘福英的家中，刘福英一个也不认识。村
支书介绍说，这是县上派来的，其中身着军
装、英气俊秀的姑娘是廖容标的女儿，名叫廖
鲁春。村支书又指着刘福英夫妇对廖鲁春说：

“这就是你要找的你哥的养母刘福英和他的丈
夫。”刘福英听了村支书的介绍一下子蒙了，
一时也没理出个头绪。廖鲁春来到她跟前双膝
跪了下来：“大娘，我是你儿子廖鲁新的妹妹
廖鲁春，我是专程来看望您二老的呀。”刘福
英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伸手扶起廖鲁
春，急切地问：“鲁新呢？你哥怎么没有
来？”“我哥在南京炮兵学院学习，这次我到
山东出差，受父母和大哥的嘱托先过来看看，
回去后我哥很快就来看望您老人家的。”廖鲁
春明白她的担心，立即把事情说个明白。刘福
英悬了18年的心总算放下了，一下子瘫坐在地
上：“真没想到哇，鲁新是廖司令的孩子，你
爹可是个大人物呢，在俺这一带谁不知廖司令
的大名啊。”

廖鲁春这次探路打前站，虽然当天就急匆
匆地回去了，可刘福英的心情一下子舒展开
来，感到从来未有过的轻松。全家人都能感觉
到她那无法掩饰的喜悦。

这一天终于盼来了，村支书提前一天传达
了县上和公社的通知：“明天廖鲁新要来探亲

了，今天晚上九点到莱城。”听到喜迅全家人
忙得不亦乐乎。刘福英夫妇把屋里屋外，院内
院外，角角落落打扫得干干净净。村邻四舍也
都过来帮忙，村支书召开了党员大会，要求全
村来一次大扫除，会上全体党员自发拼凑了28
块钱用来帮助刘福英一家准备生活招待。村支
书说：“可不能慢待了廖司令的儿子，廖司令
可是我们山东的大功臣、大英雄，是咱老区人
民的大恩人啊。”会上几位老党员还讲述了若
干廖司令当年在泰莱地区战斗的故事。

刚刚吃过早饭，全村人就集合到村头等
候。刘福英三个出嫁的女儿带领着丈夫孩子簇
拥在母亲的周围。很快就听到十二马力拖拉机
的“噗噗”声，县里的吉普车进不了村，公社
就派了一台拖拉机，那时全公社就两台。刘福
英眼看着拖拉机越来越近，车头与车斗的拉架
上站着一位身着军装的小伙子，那就是她日思
夜想的小鲁新呀，看这孩子长得又高又壮，英
武结实，比他爹的个儿还高，泪水模糊了刘福
英的视线……

拖拉机停了下来，从车斗上跳下来的廖鲁

春一眼看到了人群中的刘福英，拉着哥哥跑过
来，兄妹俩扑通跪在刘福英面前。廖鲁新明白
这就是自己的养母，情不自禁地抱住她的双
腿，迸发出长长的一声哭喊：“娘，儿想你
啊……”刘福英赶忙扶起这一直盼着的孩子，
紧紧地抱在怀里，娘儿俩的泪水交融在一起，
谁也不再说什么，只是默默地拥抱着，只听到
娘俩的抽泣声。乡亲们也被感染着，没有人说
话，只是陪着悄悄地掉眼泪，这小小的山村似
乎一切变得那么的寂静而柔和、亲切而温馨。

廖鲁新的这次探亲可谓丰富多彩。第一天
晚上公社送来了专场电影——— 黑白片的《南征
北战》《小兵张嘎》，对于山里人来说，过年
都没这么隆重。看完电影回到家，廖鲁新向全
家人讲述了这些年的经历，特别是父亲廖容标
曲折雄壮的事迹。他说这些年父母一直向他讲
述养母的事，怕他忘恩，早就打算来探望，可
条件始终不成熟，老是搬家，现在他在南京军
区炮兵学院学习，这次请了十几天假，同时带
来了母亲汪瑜写给刘福英的信。

刘福英变着法子给兄妹俩做好吃的饭菜。

初夏的小山村物产还算丰盛，兄妹俩跟着四
妹、小弟、五妹上山摘南瓜、山豆角、刨草
药、割羊草……山村的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而
有趣，漫山遍野留下了他们欢快的身影。村东
刚刚建成的水坝成了鲁新、传龙兄弟俩的游乐
场，每天至少要去洗两次。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十天过去了，兄妹俩
要走了，刘福英准备了松菇、花椒、花生、小
米等土特产，还有防治感冒的草药柴胡。临别
又是一番难舍难离的动人场面。

可是第二天廖鲁新又突然回来了，一家人
又惊又喜。他说到了莱城妹妹坐车走了，他还
想多住几天，所以又回来了。回来后又相聚生
活了七天，这回不走是不行了，回去晚了要受
处分。这一次刘福英和儿子传龙一起把鲁新送
到莱城，看着他坐上了去泰安的客车。鲁新要
从泰安坐火车回南京。17天的团聚虽然短暂，
这却是刘福英一生最快乐的时光。从此，两地
书信频繁往来，来信大都是鲁新和母亲汪瑜
的，回信则由完小毕业的传龙来写，南京那边
经常寄来布匹、粮票等，山村的土特产带着朴
实的心愿源源不断地寄往南京。

1966年春天，廖鲁新再一次来到生养他的
故园，一周后返回了南京。此时他已经是南京
军区后勤政治部的人事干部了。

鸿雁传书到了1979年5月2日，廖容标因患癌
症与世长辞。事后一个多月，廖鲁新写信告诉了
刘福英这不幸的消息，信中悲痛之情溢于言表。

1980年8月，刘福英因患肺癌病逝，享年68岁。
当书信到达南京时，已是半年有余，汪瑜、廖鲁新
同时寄来了长信，表达了深深的悼念。

·相关链接·

望眼欲穿十八年 盼来母子喜相聚

刘福英 摄于1962年

1938年10月，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负责人韩明柱、姚仲明、霍士廉、廖容标、马耀南、张文通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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